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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乡试在明代各直省乡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南京自洪武三年（1370）至崇祯十

五年（1642）共举行90科乡试，录取举人至少应为11726名，占明代举人总数（至少应为103073名）的

11.38%[1]；平均每科至少录取130人，位居全国榜首[2]。相比南京每科乡试录取人数，其应试举子及其

随从人员的数量则更为庞大，是其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这些外来流动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不断

为南京旅店、娱乐、图书等业带来了大量生活消费和商机，对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有直接的推

动作用。

一、南京乡试的应试及其随从人数

首先，南京乡试的应试人数。为弄清其应试规模，笔者对南京自洪武三年至万历三十一年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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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明代南京乡试总应试人数至少应为112328余人，平均每科应试人数至少应为3209余人，再

加应试者所雇随从，每科南京乡试带来的流动人口自然十分庞大。这些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不断为南

京旅店、娱乐、图书业带去大量消费和商机，对明代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

又反过来为士子的备考和乡试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彼此互动

中，得以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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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科举人数取自郭培贵：《明代各省乡试录取额数沿革表》与《明代全国乡试不拘额数录取时期录取举人数统计

表》（详见其《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5-372、375、379页）。

[2]明代各直省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从多到少分别至少应为：南直130人、北直119人、江西101人、浙江93人、湖广8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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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若干科乡试应试人数统计表[1]

科年
洪武三年

洪武二十六
年

洪武二十九
年

建文元年

永乐九年

宣徳七年

景泰元年

成化元年

成化四年

成化七年

成化十年
成化十三年
成化十六年
弘治五年

应试人数
133人

800人

1000余人

1500人

1300人

1300余人

1600余人

近2000人

2000余人

2300余人

2300余人
2500余人
2700余人
2300余人

资料来源[2]

宋濂：《文宪集》卷五《庚戌京畿
乡闱纪录序》[3]

陈子龙、徐孚远选辑：《皇明经世
文编》卷九《应天府乡试小录序》[4]

陈子龙、徐孚远选辑：《皇明经世
文编》卷九《京闱小录后序》[5]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二《京
闱小录后序》[6]

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一
《京闱小录序》[8]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四《应天
府乡试录序》[9]

《景泰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邱濬：《重编琼台稿》卷九《应天
府乡试录序》[10]

《成化四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
《应天府乡试录序》[11]

《成化十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成化十三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成化十六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弘治五年应天府乡试录序》[12]

科年
嘉靖七年

嘉靖十三年

嘉靖十六年

嘉靖十九年

嘉靖二十二
年

嘉靖二十八
年

嘉靖三十一
年

嘉靖三十七
年

嘉靖四十三
年

隆庆元年

隆庆四年
万历元年
万历四年
万历七年

应试人数
3100余人

3600余人

4500余人

4400余人

4500余人

4500余人

5030余人

5000余人

3375人

4000余人

4300余人
4500余人
4400余人
4600余人

资料来源
《嘉靖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嘉靖十三年应天府乡试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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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四年

正德五年

正德十一年

正德十四年

近4000人

4140人

2650人

2000余人

陆深：《俨山集》卷六二《前承徳
郎刑部主事张君墓志铭》[1]

《正德五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正德十一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正德十四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万历十年

万历十三年

万历三十一
年

合计

4900余人

5100余人

6000余人

112328余人

《万历十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于慎行：《榖城山馆文集》卷一
○《应天乡试录叙》[2]

陶望龄：《歇庵集》卷三《癸卯
应天乡试录序》[3]

由上表可知，洪武三年庚戌至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共35科有应试人数记载的应天乡试，其应试人

数总规模为112328余人，平均每科应试人数为3209余人。分阶段看，洪武至景泰时，南京乡试平均每

科应试人数为1090余人；成化至正德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达2626余人；嘉、隆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

激增为4210余人；万历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更是高达4917余人。可见，随着时间推移，南京乡试应

试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万历三十一年还首次突破6000人大关，达到最高值。

其次，应试者的随从人数。每到南京乡试年，因士子往往会携带衣物、书箱等行李赴试，故需雇佣

一定数量的仆从、挑夫、马夫等随从人员；但因士吀ఁЀ比

马夫等随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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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南岸还有齐王孙河房，此房“垂柳成荫，最宜消夏”；此外，“又有新构者，其墙其峻”[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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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乡试下的娱乐业

历经长途奔走而顺利抵京的乡试举子，除了有食宿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为此，相当一部分士

子借机纵酒狎妓，征歌选曲。正如崇祯时人吴应箕说：“南京故都会也，每年秋试，则十四郡科举士及

诸藩省隶国学者咸在焉。衣冠阗骈，震耀衢术。豪举者挟资来举，酒呼徒，征歌选妓，岁有之矣。”[1]兹

举数例，以见其概。如闽县人林景清，成化十五年（1479）冬，“以乡贡北上，不第，归过金陵”[2]，与秦淮

名妓邵三相狎，“饮于瑶华之馆”；后景淸又“以邵三为介”，拜访另一名妓杨玉香，双方“一见交欢”[3]。

又如《三刻拍案惊奇》载道，弘治年间某科乡试后，陆容的乡试同年“有在新院耍，也有旧院耍，也有挟

了妓女在桃叶渡、燕子矶游船的，也有乘了轿在雨花台、牛首山各处观玩的”[4]。此处虽是小说中的情

节，但其描述的乡试中式者到南京各处妓院消遣与娱乐的现象应大致符合当时实际。又如太仓监生

张氏，“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至南都应试，与院妓情好甚目匿，张约倘得中式，当为赎身，妓亦愿从

良，盟誓颇坚”[5]。以上例子可知，无论是应试者，还是中式者或落第者，都因试前之压、试后之喜或郁，

产生出强大的消费需求和欲望，为数量众多的青楼、灯船带去了充足的客源，为南京娼妓、歌伎等娱乐

业的发展与繁荣创造出巨大商机。

首先，南京娼妓业。南京娼妓业繁华之地应属秦淮地区。如崇祯九年（1636）乡试，嘉兴人姚瀚，

就在秦淮，用十二楼船“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土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

为一时之盛事”[6]。水上两岸人家，更是“悬桩拓梁为河房、水阁，雕栏画槛，南北掩映。夏水初阔，苏、

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盖酒家烟月之趣，商女花树之

词，良不减昔时所咏”[7]。《金陵览古》也载，两岸“楼台分峙，亭榭椮差，每夏、秋时，士女竞集，画帘锦幙，

麝馥兰薰，火树银花，光夺桂魄。吴船载酒，鼓吹喧呼，或爱深绿水，或长歌阳春”[8]。秋季正值乡试大

典举行之时，士子消费对娼妓业的促进作用可见一斑。

秦淮两岸青楼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旧院。旧院即富乐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每逢“秋风桂

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9]。乡试应试举子强

烈的消费需求，使旧院周围出现并兴起了数量众多的私营妓家。据《板桥杂记》载：“妓家各分门户，争

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一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

夜而擫笛搊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李、卞为首，沙、顾次之，郑、顿、崔、马，又其次也。”[10]到了明中后

期，此处还出现了“盒子会”。期间，“色业俱优”的院妓，“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节以春檠巧

具，殽核相赛”，“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金助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11]。

与旧院一样，秦淮两岸的河房亦是考生们喜爱的狎妓之所。如《续板桥杂记》载，“贡院与学宫毗

[1]〔明〕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七《国门广业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8册，第558页。

[2]〔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九九《杨玉香一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0册，第917页。

[3]〔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六《明·林景清》，《续修四库全书》第1702册，第247页。

[4]〔明〕梦绝道人、西湖浪子：《三刻拍案惊奇》第三回《情词无可逗 羞杀抱琵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
页。

[5]〔明〕周玄暐：《泾林续纪》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4册，第216-217页。

[6]〔清〕余怀：《板桥杂记》卷下《轶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3册，第351页。

[7]〔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2页。

[8]〔清〕余宝硕：《金陵览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313页。

[9][10]〔清〕余怀：《板桥杂记》卷上《雅游》，《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3册，第329页，第326-327页。

[11]〔明〕周辉：《续金陵琐事》卷下《盒子会词》，《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40号，第784-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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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院墙外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赀，择丽妹侨寓焉。寒素之士，

时亦挈伴闲游，寻莲访藕，好风引梦，仙路迷人，求其独清、独醒，殆什无二三也”[1]。在乡试及其所带来

的外来人口的作用下，秦淮河房“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

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著

人”[2]。清人余怀也说：“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客称既醉，主曰未晞。游Ẑ㝁᝾逷䅊캐㝁

人

”
<<

<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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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金陵三元合选评注史记狐白》，其题款为“会元霍林汤宾伊精选、状元兰隅朱之蕃详注、解元兰谷龚

三益摭评”[1]。上述时文纷纷用“新刊”“新刻”“鼎镌”“新镌”等字样作书名，其目的无疑是增加时文新

鲜感，实现“速售”。正如清人永瑢所说：“盖坊贾以原刻习见，改新名，以求速售。”[2]而用“进士”“文魁”

“状元”“会元”“解元”等字样作题款，则是为增强时文权威性和吸引力，扩大销路。另，严重的翻刻现

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文出版业的盛况。如金陵书林张少吾出版的《新刻乙丑科华会元四书主意

金玉髓》，其扉页就刊有“新刻会元华芳候先生四书主意金玉髓，房师杨太史订正，翻刻者千里必究”的

版权警示语[3]。

除利用书名或款识广告外，书坊还利用封面广告，进行销售宣传。如三山街蔡益所书坊“十三经、

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4]。为推销经过“严

批妙选，精刻善印”的时文，该坊常在其门口廊柱上张贴封面广告，借以招揽生意。如在一部名为《复

社文开》的时文封面上，左边印有“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房墨合刊”；右边

印有“陈定生（陈贞慧）、吴次尾（吴应箕）两先生新选”[5]。陈贞慧、吴应箕既为复社核心成员，也是时文

编选名家，经过名家编选，举子们自然争先抢购。蔡益所与复社成员交往，固然可以扩大时文选本的

影响力，达到宣传效果，但也因此得罪了官府。在坊官将蔡益所捉拿到案后，官员对其讯问道：“你刻

什么《复社文开》，犯法不小。”蔡益所答道：“这是乡、会房墨，每年科场要选一部的。”[6]从其回答中，我

们可清楚地知道当时房墨选本销售的火热状态。

其次，南京集会的文社也常在乡试期间选刻时文。如崇祯三年（1630）乡试后，国门广业社成员集

会于南京，“裒诸聚者之文而刻之”，“并其文而广之”[7]，名曰《国门广业》。此书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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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士胥居其中，盖文物渊薮，且良工巨商百货业集。”[1]可见，除了乡试带来的外来人口外，商贾等其他

流动人口也对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其二，乡试及其运行也促进着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南京贡院的修建就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

展。景泰五年（1454），南京改造试院[2]，约建席舍三千余间[3]。嘉靖四十五年（1566），时任操江佥都御

史的盛汝谦，修拓南京试院，改变以前号舍的“芦苇”结构，“甃以砖”[4]。万历五年，明廷修缮应天贡院，

御史陈王道做出预算，扩建号舍“四千四百”余间，“所费不过二万余金”[5]。可见，无论是乡试期间贡院

的建造，还是其周期性的修缮，皆会消耗大量的芦席、木石料、砖瓦，对南京芦席编造、木石料开采、砖

瓦烧造等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南京乡试相关考务品购置、筵宴、试录刊刻等工作，也会消

耗大量办公和饮馔器物，这也对南京造纸、印刷、家禽饲养、酿酒等业有重要的拉动作用。

总之，乡试及其带来的流动人口极大地促进了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而南京旅店、娱乐、

图书、酒馆、茶社、交通运输等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提升了南京容纳与服务外来人口的能力，为士子的

备考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南京木石料开采、砖瓦烧造以及造纸、印刷、家禽饲养、酿酒等业的发展，

也反过来提升了南京乡试的服务能力，为南京贡院的周期性修缮和考务、筵宴、试录刊刻等工作的顺

利运转，打下了坚实基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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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Nanjing on Hotels,
Entertainment and Book Business in Nan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Mingxin
Abstract: The participants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Nan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totally amount to

at least 112, 328 people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examinees for each subject is at least more than 3209.
Thus,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brought a very large floating population along with their employed ser⁃
vants. The large population created a host of consumption and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for hotels, entertain⁃
ment and book business in Nanjing within a three-year cycle, exerting broad and deep influence on Nanjing’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which, in turn, provides a good material guarantee for candidates’
preparation for the exams and the smooth process of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Both depend on and inter⁃
act with each other, and develop in their interaction.

Keywords: the Ming Dynasty; Nanjing; provincial examination; the number of examinees; economic im⁃
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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